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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 · 成長 · 焦慮 回歸 · 成長 · 焦慮 
——《編年史（2000-2004）》導言——《編年史（2000-2004）》導言

張冬明 1 

“20 世紀”，一個千禧年，是全球人期盼的時序；澳門的回歸，是（尤

其是）澳門人的歷史性重大事件，一個自然性時間節點、一個歷史性時間節

點，對澳門文學帶來的意義在於：上一代移民作家（饒芃子教授稱之為“植

入”）經年的生活如今更趨於穩定，與“澳門”的關係變得熟悉、甚至自如

的時候，身份問題也不再是一個困擾心靈的問題；中生代作家群體中不少移

民二代，父輩給予他們安穩的生活、支撐他們穩定地完成教育序列，“澳

門”更像是“第一故鄉”，他們與“澳門”的情感更為直接和熱烈，所以在

北京觀看澳門回歸直播實況的穆欣欣有了更多的感慨，“這是一個只能用

‘新鮮’二字來形容的感覺”，而身邊朋友哼唱《七子之歌》（《回歸的感

覺》）、主持人敬一丹在主持一個特別報道時“眼圈紅了”兩個特定情節，

帶給穆欣欣的情感沖擊可以說是特別屬於她們這一代人的。這樣兩個非常特

別又重要的時間節點成為澳門文學的能量激勵源，澳門文學從中汲取的心理

動力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澳門著名學者、作家李觀鼎先生曾在第五屆澳門

文學獎頒獎禮上說：“……九十年代中後期澳門文學進入了一個相對沉寂的

階段……這種沉寂，直至新世紀之初才出現轉機”，這個 5 年內產生的文學

創作實績確實證明了澳門文學的“轉機”，不止於此，政府機構、社會組織

參與澳門文學社會性運作的力度越來越大，兩岸四地對澳門文學的學術研究

1 張冬明，女，廣東廣州，文學博士，高級講師（副教授），研究方向為中國現當代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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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理論言說也越來越成多。這些要素一起推動了澳門文學形象的成長，“澳

門文學”熱成為一種現象級文學事件。

一、澳門文學形象的筋骨與血肉繼續生長一、澳門文學形象的筋骨與血肉繼續生長

“澳門文學”自 80 年代作為一個學術概念被正式提出以後，似乎給澳門

作家們灌註了信心，也帶來了更多的責任。他們日復一日的書寫不斷填充着

“澳門文學”的筋骨與血肉。其中隨筆類寫作是澳門文學形象中最活躍、最

靈動的一維，有着廣泛詩人群體的新詩創作是澳門文學最先鋒的一維，代表

着澳門文學形象中的青春氣息，舊體詩創作則代表了澳門文學形象中延續中

華傳統文脈的典雅氣質，小說呈現的是澳門文學中的厚重部分，戲劇、評論

也在不斷增強體質。各類文體在 2000-2004 年的創作成就共同豐富了澳門文

學的筋骨與血肉，推動了澳門文學形象的持續成長， 

澳門隨筆類（包括隨筆、散文、雜文）作家的寫作日常性是滋養澳門文

學形象的重要手段，龐大的散文隨筆類作品築牢了澳門文學的“日常性”品

格，較為規模化地填充着澳門文學的毛細血管，“日常性”也就成為澳門文

學的顯著特徵之一。作家們將自己經驗的澳門內外的世界的種種日常、點滴

碎片，連綿不斷地傾註於文字，見之於各類報刊，以《澳門日報》為例，“新

園地”副刊幾乎沒有中斷過。隨筆類文章的長青樹作者隊伍也很可觀，包括

冬春軒、陶里、魯茂、林中英、穆欣欣、林玉鳳、玉文、常宗豪、余創豪、

沈尚青、馮傾城、區仲桃、淩鈍、淩谷、水月、王禎寶、淩之、陳遠、穆凡

中、魯茂、方圓、未艾、穀雨、李憶莙、吳玲瑤等等。

澳門散文隨筆的日常性首先體現在文章結構的常規態和語言文字的日常

隨性上。由於這類文體篇幅短小，再加上專欄作家們在一段時間內天天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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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作品，最好的辦法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尋找寫作觸發點，再用自己所習慣

的行文方式和語言方式表現出來，所以精致結構不是必須而是錦上添花。澳

門乃多語種多方言混雜之地，寫作者又在全球各地有分布，隨筆作品中混雜

着粵語、英語甚至偶然有葡語出現，有時候甚至會主要使用粵語表達式。冬

春軒《竹報平安》裡即有“隔海馳書，未忘氹仔乜哥，越洋寄簡，猶記馬交

阿叔”之句，可謂一副聯語溝通中西、粵葡，又可謂“隨性”但不隨意，

滿溢着的詼諧，背後是作家特別嫻熟的語言技巧。其次是筆法像日常生活

一樣樸實、自然，隨性而發，很少屈就某種固有的意識，梯亞的《寺裡一頓

飯》，並不寫對人世紅塵的頓悟、堪破之類的淩空蹈虛，作者只寫被朋友陪

着的一次寺廟行程偶然，得住一宿，環境不錯，吃飯時作者一行計劃“大吃

大喝”一頓，卻被身邊和尚默不作聲的吃飯姿態把他們一群人“大吃大喝”

的計劃壓了下去，飯後散步，聽誦經聲，“很有 feel”，文章到此就結束了，

通篇散發着自由、隨性、不矯情的日常狀態。《澳門筆匯》多次組織過專題

寫作，如第 17 期（2001 年 7 月）“一張舊照片”，第 20 期（2002 年 12 月）

的“我的藏書”，第 21 期（2003 年 3 月）的“我眼中的澳門男人 / 女人”，

第 26 期（2004 年 10 月）“旅途”，第 27 期（2004 年 12 月）“酒後言”，

這些話題都傾向於對日常生活經驗和日常生命體驗的發現，可以歸旨到“日

常性”上，如冬春軒所言，在“平凡的日子”感受到“不平凡的心情也是人

生的意義”，如吳志良在《故鄉情真》裡說，作家們（對澳門風物）“淡然

無聲的情愛”在“不經意地喚起我們對她的珍惜和歸屬”，並形成了一種力

量，“感染力也是難以言狀的”。這也是澳門作家日常寫作對澳門文學、對

澳門的重要意義。

如果說副刊隨筆代表澳門散文寫作中的“人人能寫”的普遍性傾向，另



397

回 歸 ・ 成 長 ・ 焦 慮 — — 《 編 年 史 （ 2 0 0 0 - 2 0 0 4 ） 》 導 言

一類主要見於《澳門筆匯》《澳門日報》“鏡海”副刊等處的、可以明確地

劃歸“散文”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標識澳門散文創作的高度，這類作品

有着更為文學化的語言，更註重文學寫作技巧的運用，較長的篇幅可以容納

更為細膩的展現和深入的思考，開掘出較為開闊的人生境界，像“澳門文學

獎”的獲獎散文作品尤其是該獎項只面對本澳居民開放的時期的作品，能更

純粹地展示澳門本土文學創作的高度。這些獲獎作品也沒離開過“日常”，

但是已經躍於“日常”之上表現出更深刻的生命內涵，（2001 年）第四屆文

學獎散文組的評委之一甘以雯說“獲獎作品中書寫自我靈魂和生命體驗的藝

術散文佳作占有很大比重”，第四屆散文亞軍鄭卓力（即淘空了）的作品《遙

遠巨響——寫在林則徐雕像前》更被評委們包括黃坤堯、甘以雯視為“文化

散文”，“讀之感到作者有着較深的文學修養和文化底蘊”（甘以雯），“蘊

含着巨大的生命能量”（黃坤堯），擴大了澳門的散文類型。

澳門新詩創作一直是澳門文學版圖中較為亮眼的存在。著名詩人傅天虹

帶着《當代詩壇》來到澳門，從 2003 年第 35 期起在澳門出版，該刊作為面

向世界的漢語新詩交流陣地，既有中國古代經典詩人經典詩作的英譯譯介，

也有兩岸四地有代表性詩人的詩作，編委的世界性、內容的包容性、詩體的

多元化，使得澳門文學的世界性在這裡得到具象化體現。最能體現澳門本土

新詩創作面貌的作品主要從《澳門日報》“鏡海”副刊、《澳門筆匯》等窗

口得以探視。

八、九十年代以“五月詩社”為代表的現代詩人群體及其主要發表陣地

《澳門現代詩刊》為澳門新詩的現代性和先鋒性奠定了基礎，進入 21 世紀之

際，《澳門現代詩刊》停刊（1999 年 12 月第 17 期終刊），《澳門日報》鏡

海 2000-8-24 刊發“五月詩社專輯”，懿靈的新詩《麻醉》《手袋》，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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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詩《十月初五街夜語》《福隆新街三疊》《流星雨》《在祖先的地平線

上》，淘空了的新詩《心舒》《尋求》，胡曉風的新詩《詩倘能燃敢是情》，

汪浩瀚的新詩《花瓣·樹葉》，玉文的新詩《植》，王和的新詩《白鴿》《當

遺臣》，流星子的新詩《窗口》《揹着的回憶》，寂然的新詩《一位自動退

學的學生在校門外呆站著》《制服》，李成俊的隨筆《詩與我》。此後，除

了老一輩詩人陶里、淘空了、黃曉峰等人還時見新作發表，其他詩人則逐步

擱筆，淡出了詩屆。淘空了參加了 2001 年的第四屆“澳門文學獎”，新詩

《蓮花的暗示》獲得優秀獎。中生代詩人主要有有姚風、黃文輝、懿靈、林

玉鳳、謝小兵、馮傾城、王和、呂志鵬等人。詩人隊伍在悄然更替，更年輕

一代的賀綾聲、陸奧雷、盧傑樺、淩谷、太皮、袁紹珊、鐘偉民、邢悅、黛

西、陳長春、甘草、沙子等人已經成長為目前澳門詩壇的主力軍，《澳門筆

匯》2001 年 12 月的第 18 期編發的“澳門詩壇新勢力”和“風蹤詩社”兩

組新詩專輯可以視為對新生代詩人的一次集體亮相，前者包括鄭錦洋、賴雅

秦、淩度宇、紅雪、趙榮莊、黛西、盧傑樺。

陸奧雷，本名梅仲明，是一個文學多面手，新詩、小說、散文、評論各

種文體都有涉獵，在第四屆澳門文學獎比賽中，《永遠的夜》獲小說組季

軍、《反潮流者》獲新詩組優秀獎、《手》獲得散文組優秀獎。《尋找午後

的石板街景》《魚》在第五屆（2003 年）澳門文學獎中分別獲得新詩組、小

說組優秀獎。陸奧雷的詩作根植於澳門生活經驗，澳門城市物象常見於詩行

裡，“街上每天派發廣告傳單 / 書寫文字‘準確無誤，與世界接軌’”（《尋

找午後的石板街景》），像是現代城市的反叛者，在反抗中尋求現代人心靈

的歸宿，“這裡沒有森林 / 是一座水泥的城市 / 我在反抗 / 那高樓玻璃外墻的

反射”（《反潮流者》），“所有的幻想已被城市摧毀 / 何來柳條？何來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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鶯？ / 水泥鋪的馬路 / 我們找不到往日的詩意”（《詩的狂想》）。賀綾聲，

本名鄭國偉，獲第四屆澳門文學獎新詩組冠軍、第五屆澳門文學獎新詩組季

軍。他近於白描的語詞被精心挑選、排列而勾勒出的城市圖景，像是醫生挖

出了患者身上冗餘的腐肉，批判現實之荒謬，“一點鐘電視新聞下載死難者

不想身份血型星座運程 / 占蔔家預言恐怖分子是上帝派來的使者 / 正要勾走

試用期滿的路人甲乙丙丁到下站天國享樂”（《生活片段》），“那個城市

的人們精神汙染程度比垃圾問題更嚴重 / 死亡變得很輕盈社會版新聞重復相

同的舞步”（《七月的黑街秘密版圖》）。盧傑樺也是一位澳門文學獎常客

的新生代詩人，《雞的啓示》（組詩）獲得第四屆澳門文學獎新詩組亞軍、

《拳王阿裡——反戰藍調精選》獲得第五屆澳門文學獎新詩組冠軍。冠軍詩

作在當期賽事中被評委們一致評為第一，是一首大開大合的制作，這位年輕

的詩人採用敘事性的語言、多重轉換的視角、帶着實驗性色彩的多變的形式

結構挑戰了“反戰”這個沉重且重大的主題，紓緩的調式似乎又可以緩沖題

材的沖擊感，“脫水的拳力 / 逐下肅清這個時代所有可笑的觀念：戰爭、暗

殺、軟弱、專橫、圍墻 /……阻礙歸家的圍墻”，舉重若輕的安排像一滴時

代的眼淚落下，重與輕之間的張力又加劇了對時代之痛的體驗感。

這三位新詩詩人在一定程度了代表了新生代詩人群體的整體氣質，他們

生長在一個財富增長、科技發達、相對和平安全的時代，沒有了“移民”

身份的阻隔與掙紮，給予澳門這方小小之地的擁抱和凝視就顯得更加從容和

赤誠，其詩作中的青春性、先鋒性、實驗性、本土性等現代性特質被鑄進了

“澳門文學”的靈魂。

舊體詩在澳門的傳統較為深厚，澳門中華詩詞學會是舊體詩詩人和詩作

的主要陣地，會刊《鏡海詩詞》（1991 年 6 月—1998 年 12 月，共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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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之後以《中華詩詞學刊》為會刊（首刊 2000 年 5 月出版），主編為

詞壇名家施議對教授。學會於 1999 年 10 月主辦了“21 世紀中華詩詞展望”

研討會，施議對從“不學詩，無以言”的傳統強調了古典詩詞在當代的存在

價值；2001 年 12 月主辦了“返回古典 走向世界”的研討會，討論範圍較為

廣泛，其中對古典詩歌的討論主要在詩詞創作的思想文化既要“回歸傳統”

又要能“走向世界”。兩次研討會的主要論調可以視為該學會的創作理念。

改版後的會刊除了刊登詩詞創作，學術性文章的數量提升了，會刊的學術性

質得到增強，對澳門舊體詩壇有一定的啓示意義。詩人群體主要包括梁披

雲、馬萬祺、佟立章、陳伯煇、胡培周、施議對、黃坤堯、馮剛毅、馮傾

城、潘侖山、連家生、張卓夫、鄭存耀、范逸文、龔剛等。舊體詩詞作家們

也選擇《澳門日報》《華僑報》等作為發表渠道。這 5 年的古典詩詞陣地表

現出國際化、傳統化、穩定性的特徵。

小說創作方面的成績，主要表現在以《澳門日報》《華僑報》等為代表

的報刊連載和以《澳門筆匯》為代表的專業文學刊物以及澳門文學獎獲獎

作品。除了魯茂、林中英、周桐等前輩作家，這 5 年出現較多的作者包括寂

然、顧盼、顢頇、陸奧雷、晉星空、李憶莙、流憩、沈國凡、莫子東、風塵

子、柏一、鐘偉民、賀綾聲、陸奧雷、丁嵐、水月、鄧曉炯、黃庭蕙、袁紹

珊等等。主題包括如晉星空的《草之狗》、澳門情懷如鉅鵬的《澳門生活》

等，家庭親情如李憶莙的《春秋流轉》等，值得一提的是寫《草之狗》的晉

星空還在讀大學，同時還發表過小小說《一本萬利》《替身》等作品，他本

名黃春年，另一個筆名叫“太皮”，他也參加過澳門文學獎的評比，《涼月

夜》獲得第四屆的小說組優異獎，《連理》第七屆的優勝獎，《搖搖王》摘

得第九屆小說組冠軍。也有作家及時反映現實生活的大事件，如阿彭的《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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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香江》就是一部 98 年金融危機之下的港人百態畫卷。香港作家西門丁是

報刊連載小說的大贏家，光是在 2000-2004 年的《澳門日報》不歇氣地連載

了《刀掩黃沙》《瀚海情刀》《風雨江湖路》《寶刀蕩魔》《魔花》《雙鷹

神捕後傳》《謎中謎》《韓鐵衣傳奇》《英雄何處》《金紙扇》等 10 部長

篇小說容量的武俠系列，近 150 萬字，算是澳門通俗小說一景。

2003 年 7 月的《澳門筆匯》（第 22 期）策劃了一個專題——“難忘的

小說情景”，其設計意圖本是在張揚驕肆的流行萬物橫行的時代重新撿起 

“被掛上‘沉悶‘標簽的嚴肅小說”和“被漠不關心的生命意義”，“重新

感受與思考小說以至生命的努力”。執筆者有寂然、穀雨、許文權、淩谷、

陸奧雷和莫名。這一舉動對澳門的小說創作頗有意味，從一個小切口進入到

小說技巧的探討，既為作者們卸下了“大動幹戈”的包袱，輕裝上陣，也試

圖刺激小說家們甚至普通讀者來從小說創作的意義而反思人生的意識，是錘

煉澳門小說品格的一個很有意義的活動。

戲劇活動在澳門並非空白，有華文戲劇節這樣的大型節目，有穆凡中這

樣的開山人物，穆凡中在澳門日報的專欄文章沒有偏離過戲劇推介、評價、

記錄，周樹利、李宇樑這樣有代表性的作家，有戲劇學博士專業背景的穆欣

欣，已經有曉角劇社、澳門劇社等社團，但是放在澳門文學的大框架內，劇

本創作是澳門文學最薄弱的部分，可能即使有人創作也難有發表途徑，《澳

門筆匯》第 27 期（2004 年 12 月出版）發表了李觀鼎先生的電影文學劇本《蜀

山風流》，是現有資料中難得一見的劇本。第四屆澳門文學獎收到 6 部戲劇

作品，冠軍空缺，亞軍是鄧曉炯的《出租媽媽》，胡國年的《狗媽的一票》

為季軍；第五屆只收到 4 部參賽作品，前三甲都空缺，兩部優異獎分別為洪

艷艷的《問路》和鄭曉炯的《魔鏡》。數量不多，與下文中將要提到的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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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自發發起的“戲劇到底算不算文學“的討論相映成趣。

有一批學者身份的作者在澳門刊物發表文學作品，豐富了澳門多家隊伍

的構成維度，學者們的寫作帶有書卷氣，文字精當，註重謀篇布局，切口準

確，行文整飭，提升了澳門文學的品格。施議對是詞學大家夏承燾的高足，

在詞學學術領域享有地位，他或品評介紹詞家，或科普詞學知識，或自撰寫

詞作；鄧景濱作為語言學教授，也很關心澳門的語言現象，也擅撰聯語；黃

坤堯擅寫近體詩，典雅，姚風兼善葡、漢兩種語言，在澳門這樣的地方寫新

詩橫跨中葡如魚得水，其詩作有跨文化的色彩，彭海玲、常宗豪寫隨筆寫雜

文信手拈來；饒芃子，錢谷融，吳志良，李觀鼎，鄧駿捷等等學者關於文學

批評、文學研究的文章也常常見諸報端。

盡管澳門文學人總不滿意，2003 年 12 月出版的《澳門筆匯》（第 23 期）

上編輯還在說“澳門文學這幾年頗寂寞”，這可能是一種身在其中難以觀看

全貌的感嘆之語，所以又轉過一筆說“但其實有許多年輕人在默默耕耘”，

總體看來，從作者群體的年輕化到發表陣地的多元化，從寫作主題的拓展到

寫作技巧的運用，各文體總體是有收獲的，且不乏達到一定水準的作者和作

品，充實了澳門文學形象的內涵。

二、澳門文學創作的沖和與焦慮互為張力二、澳門文學創作的沖和與焦慮互為張力

澳門作家們的寫作心態較為平穩，例如魯茂就曾經公開發表對“文學

家”這個身份的看法，針對“做文學工作的人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文章乃

經世之大業”，“在社會中應享有崇高的地位”和“豐厚的”經濟收入的社

會觀點，認為現實情況是文學在商業社會裡的地位不太受重視，但是“最重

要的，還是從事文學工作的人對自己的定位，對自己的信念和堅持”，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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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與社會分工中的其他行業相比既不高也不低，自己不輕視自己、只需做

好自己，“以平常心來對待文學家這個稱號”。（魯茂《以平常心看文學家》，

2001 年 2 月 11 日，澳門日報 D7 版）。寂然在《停不了的專欄——一則專欄

寫作的心理學》（2001 年 1 月 31 日，澳門日報鏡海）裡將“文章”當成“專

欄”的參照系，說“文章應該越寫越有風格，專欄往往越寫越沒趣味”，通

過自我思辨，認為專欄“不是偉大的創作，只是對生活的整理”，轉引黃碧

雲的話“寫作就是寫作，只是一種勞動，並不是什麽”，最後形成一個結論：

專欄是跟讀者分享生活感受，充實自己，感動別人。穀雨也認為寫作 “一種

要求，一種內心的需要”“情感的釋放”，“一種交流，甚至是一種相互間

的安慰”，（《我們為什麽要寫作》，2001 年 7 月 29 日，澳門日報）這幾

位作家很能反映一部分創作者的集體心態：既能保持沖和，也有渴望提高的

焦慮。 

有焦慮能帶來論爭，沒有爭論就沒有理論，沒有爭論和理論的介入形成

對創作的反思、借鑒和指導，就很難深入到“寫作”或者“創作”的內部，

文學創作也難以達到高度。《澳門日報》上曾經有過一次遷延多期（2001

年 1 月）的討論，踱迢在《從戲劇文學到戲劇文本》提出文學“是以語言文

字為工具形象化地反映客觀現實的藝術。那麽，戲劇應不應該列入文學範

疇？” 王和就寫了一篇《功能》，以“文學的功能”為理論點，認為“文

學作品的功能是透過文字將作者的思想，在讀者腦海中重新建構”，提出

“文學作者也可寫一些非文學作品的文字來的，但既然不包含文學作品的功

能，那便不算是文學作品了。”東方一羽回應了一系列文章：《戲劇不是文

學》，《不得其門而入》，《劇本與文學》，《文學戲劇爭論又起》，《戲

劇與文學何曾“分家”》，《請教踱迢什麽是文學》。踱迢提出：戲劇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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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之間不能以等號或不等號相連。東方一羽回應說：我們談論的戲劇，主要

是話劇……演出時要用台詞來表達。所以，話劇若沒有說話，試問又如何演

出？因此，不管劇本也好，文本也好，都必須文字組成。台詞是話劇的主要

部分。

這樣的論爭的意義不在於誰說服了誰，也不在於得出了什麽確切的結

論，而是說明在作家之間觀念的碰撞是一個確然的事實，證明澳門作家並非

不曾意識到文學創作中的短板、缺陷、困惑，理論焦慮與寫作實踐之間形成

的張力一直存在於澳門文壇，反而能促進澳門文學的生產。

新詩創作領域的討論數量更多，更為專業，有一對最引人註目的作家 -

批評家關係是李觀鼎與陶里，李先生自謙為澳門文學的“敲邊鼓”者，稱陶

里是“澳門現代詩歌的主要發言人”（2001 年 7 月，澳門筆匯第 17 期，《論

陶里的現代詩》）對澳門現代詩的關註從他多次論及陶里可見一斑。他於

2001 年 6 月的 6《澳門日報》“鏡海”副刊上發表了《陶里對現代詩作的解

讀》，又在《澳門筆匯》第 17 期（2001 年 12 月出版，43-52 頁）發表了《論

陶里的現代詩論》，是對前一篇文章的再闡發，較為全面地梳理了陶里現代

詩理論（現代詩的概念、特徵）和應用（現代詩解讀）的發展路徑並予以評

析得失，他認為陶里的詩論“詩性悟解大於其理性深思”，造成“題重論輕

之弊”，“最大的問題在他先行執有的現代主義立場，這使他不能與之保持

一定的反省批評距離”，“即便如此，澳門理論批評界還沒有誰像陶里這樣

為現代詩的理解提供較為完整而系統的眼界，更沒有誰像陶里這樣對現代詩

一往情深”。澳門很需要這樣卓見與諍言。

“焦慮”還見之於每次文學獎之後的評委評論中。以劇本創作為例，知

名戲劇研究學者田本相擔任第四屆戲劇組評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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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現象級的“澳門文學熱”三、現象級的“澳門文學熱”

這 5 年“澳門文學”熱不曾稍微降溫，除了可以視為澳門作家們寫作實

踐的、寫作水準提升的內在需求的驅動下的成果，它還離不開澳門文學的外

部運作。一個是澳門文學場域的構築，一個是高水準的澳門文學研究。

一區域文學的發展有賴於一區域文學場的發展，相對於其他文學創作力

量較強的地區，澳門文學對文學場域的需求雖然沒有被明確地提出來過，但

是這一需求對澳門作家來說似乎更為迫切。嚴格說來，澳門沒有專職作家，

澳門作家的兼營性決定了他們不必一定為了文學外部目的而寫作，這確實給

作家們帶來了極大的寫作自由，但同時，文學作品只要離開了作家、走向大

眾走向社會，文學場域的運作也就成為文學生產中的必要環節。澳門文學從

最初的作家寫作、報刊發表這樣較為簡單的二元關係場域模式，到後來越來

越多的社會力量參與，在這個 5 年內，澳門文學場域的規模與場力也在成

長，作家、報刊、社團、出版社、來自政府性質的資金支持、參與推動澳門

文學事業的加速發展。

澳門文學場域的經典應用場景之一是“澳門文學獎”的運作。“澳門文

學獎”的策劃發端於 1993 年，1995 年舉辦首屆，此後每兩年一屆，2000 年

至 2004 年之間舉辦過 2001 年的第四屆和 2003 年的第五屆。一般來說文學

獎設立的初心都是為了搭建平台、發現新人、促進文學創作的發展與繁榮，

“澳門文學獎”也不例外，《澳門筆匯》編輯部在 2002 年 2 月出版的第四

屆澳門文學獎專輯的時候說到這個獎項“是本地區極受關註的文學創作活

動”，“是推動本地文學創作的動力之一”，擔任評委之一的王嶽川認為“澳

門當代文學正在走向新的高度”，到了第五屆，李觀鼎在頒獎禮上感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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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中後期澳門文學進入了一個相對沉寂的階段……這種沉寂，

直至新世紀之初才出現轉機，本屆文學獎產生的成果，真真讓人在‘山重水

復’的跋涉之後，感到一種‘柳暗花明’的歡欣”。

“澳門文學獎”的水準逐步提高，首屆只設立了小說、散文、新詩三個

組別，僅面向澳門居民，第二屆增加了“戲劇組”，第四屆的評委港澳臺

和內地的知名學者、作家包括李觀鼎、魯茂、黃坤堯、秀實、王嶽川、田本

相、甘以雯、張堂锜、任流等，第五屆評委也是來自兩岸四地的優秀學者、

作家，上屆的魯茂、張堂锜、黃坤堯、甘以雯和秀實仍然在場。這樣的評委

團構成除了完成作品的甄選、品評，還借機推動澳門文學走出澳門，為更多

的學者、作家提供了觀察對象，提高了澳門文學走入學術研究視野的可能

性，也為澳門文學創作引介更多的理論引導和寫作經驗。

“澳門文學獎”獎掖新人、呈現水準，也促動了其他大型文學賽事的誕

生，如 2004 年澳門基金會聯合《散文海外版》雜誌於 2004 年舉辦了首屆“我

心中的澳門”全球華文散文大賽；又如因為澳門文學獎中的小說作品主要是

短篇小說，2008 年開始，澳門基金會、澳門筆會和澳門日報出版社聯手創設

“澳門中篇小說”比賽；2017 年設立了“紀念李鵬翥文學獎”。雖然這是

發生在本卷之後的盛事，但是至少可以說明“澳門文學獎”已經超越了一個

獎項的意義，它作為一個平台，與其他機構直接或間接的聯動運作所構成的

文學場域為澳門文學的發展賦予了更多的能量，也為澳門文學打開了多面窗

戶，是“澳門文學”現象級成長之一端。

另一端可以從學術言說中發現。圍繞着澳門文學所召開的學術會議、發

表的學術論文、出版的學術專著能從理論上為澳門文學創作實踐着問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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惑，強化澳門文學內在品質，相較於以前的處於學術視野邊緣的澳門文學被

烘托出了一定的熱度。

澳門回歸前，澳門基金會與中國文聯出版社聯合出版了“澳門文學叢

書”，是對 1999 年以前的澳門文學各門類成就的一次大檢閱，提前預熱了

澳門文學。2000 年 12 月 2 日 -3 日，由澳門筆會、澳門基金會主辦的“千禧

澳門文學研討會”在澳門召開，《文藝報》2000 年 12 月 19 日予以綜合報道，

以《澳門多元化文學格局前景良好》發頭版頭條，再次將澳門文學推向公眾

視野。

這個 5 年的時期內，重要論文包括饒芃子的《從澳門文化看澳門文學》

（《文學研究》2001 年第 7 期），朱雙一的《走向多樣化格局的澳門小說創作》

（《世界華文文學論壇》2001 年第 1 期），鄭煒明的《“五四”至七十年代

中期澳門文學概述》（江蘇社會科學，2000（1）：138-140），黃文輝的《整

體與具體——關於澳門文學研究的理論》（《世界華文文學論壇》，2001

（1）），范培松的《澳門女散文家評述》（《世界華文文學論壇》2001 年

3 期），王韜的《晚清至民國初年澳門文學的文化內涵》（《世界華文文學

論壇》2003 年第 3 期）、譚達先的《澳門民間文學述略》（《湖北民族學院

學報》2003 年第 3 期）、余虹《20 世紀八九十年代澳門文學批評掃描》（《東

方從刊》2003 年第 1 期），計紅芳的《澳門文學的“雞尾酒”品格》，（《廣

東教育學院學報》，2004（3）），錢虹的《從依附“離岸”到包容與審美——

關於 20 世紀臺港澳文學中澳門文學的研究述評》（《世界華文文學論壇》，

2004（1））等。專著中的澳門文學有徐志平的《中國當代散文史》（中國

文聯出版社， 2001）第十六章是“澳門當代散文”，梳理了澳門當代散文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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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狀況，也分別評介了陶里、李鵬翥、徐敏、魯茂、林中英、林蕙、沈尚

青、玉文等作家的創作。張振金的《中國當代散文史》（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3）第二十四章“澳門散文的獨特風致”也介紹了澳門當代的散文風貌。

澳門文學的體質還不夠強，但這些論文和專著對澳門文學的“看見”與“接

納”不排除是熱點、有偏愛的成分，但最終是對澳門文學價值的肯定。

澳門回歸祖國的歷史性事件把一度邊緣化的澳門披上了聚光燈，往常不

常見於公眾視野的澳門文學在這 5 年內既有一如既往的自在淡然，又有對高

度和深度追求的焦慮，詩人陸奧雷說“只有願意開拓的戰士 / 才能擁有詩的

新生！”（《詩的狂想》，《澳門筆匯》第 18 期），詩人如此，澳門文學

亦如此，澳門文學的形象也因此得以不斷加強，主體性不斷被夯實，內涵不

斷被豐富。


